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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 25万巨款不翼而飞
大年初三（1月30日），家住上海的孙女士打

开微信支付功能，却突然发现自己微信钱包中
少了 2 万元。一开始孙女士以为是自己手机遭
到黑客攻击，钱被盗刷。谁知一查微信支付绑
定的银行卡余额才惊觉，自己的 25 万元血汗钱
竟然也“不翼而飞”了！

孙女士立刻找到自己微信支付的支出明
细，发现从2016年12月25日开始，自己的钱就
陆续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转给了“腾讯公司”。

通过孙女士晒出的微信支付明细，收款方
也明确标写“腾讯公司”，且平均每天都有两三
次的交易，最多甚至能达到五次。每次支出的
数额不等，最多一次数额竟达到 9500 元，支出
最少的金额也有121元。

打赏主播 13岁女儿两月花光25万
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转给“腾讯公司”？

孙女士夫妇百思不得其解。而 13 岁女儿的反
常表现，让孙女士开始把怀疑的目光转向女儿
身上。

在父母的追问之下，13 岁的小卞最后不得
不承认是自己偷用家长的手机，并通过腾讯《全
民 K 歌》APP 购买了大量“K 币”打赏给一位名
叫“杨光”的男主播，同时也在该男主播的QQ粉
丝群中撒了多个红包。然而被问及自己到底给
这位男主播打赏了多少钱时，小卞则表示已经
记不清了。25万元巨款就这么被女儿悄无声息
地打赏给了主播，这让孙女士怎么也无法理解。

事情发生后，孙女士没有打骂孩子，而是希
望坐下来和孩子平静地聊聊，可孩子的态度让
孙女士很不是滋味：“孩子现在也意识到事情的
严重性了，但是到现在她也不愿意跟我说她是
什么时候认识这个主播的，之前他们到底聊了
什么内容？是谁让她打赏的？”

孙女士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课余时间会玩手
机，她觉得这是学习之外的放松娱乐便没有禁
止，却没想到孩子用自己的血汗钱在“疯狂”打赏
男主播。

“师徒关系”主播当面索要打赏
记者打开了腾讯《全民 K 歌》APP，发现这

是一个以唱歌为主要内容的直播软件。两位主
播还可以进行“连麦PK”，输掉的一位主播会受
到一定的惩罚，所以这也促使了主播之间“拼粉
丝”“拼K币”的较量。

记者在《全民K歌》APP中找到了这位男主
播“杨光”。这名男主播平时直播的内容主要以
唱歌为主，总共有 70 多万粉丝，记者在 APP 栏
目左侧的“贡献榜”中还看到了小卞的名字。记
者发现“杨光”时他正在直播，甚至在直播中直
接开口向自己的粉丝索要各种礼物。

记者了解发现，网名为“杨光”的男主播与
小卞是虚拟的“师徒关系”。然而这种师徒关系

却不是空喊一句“师父”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
送两架“飞机”。一架“飞机”需要花费 6666“K
币”，也就是666.6元，那么这两架“飞机”就要花
费1300多元。

通过孙女士发给记者的聊天记录来看，“杨
光”经常让小卞“补刀”自己的新歌，也就是要求
小卞给自己发“K币”，甚至一次开口要两万。

据统计，小卞在男主播“杨光”身上共花费
人民币 21 万余元，同时也在他的 QQ 粉丝群中
发了4万余元的红包，总共花费25万多元。

家长报案 巨款索要成难题
据了解，孙女士和丈夫并没有给小卞每月

定额的零花钱，而是小卞缺钱就会找家长要，但
并未出现一些过分的要求。孙女士表示：“孩子
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平时也比较听话
懂事。我们虽然工作较忙，但可以说对孩子的
关心从来都没有忽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我
们很震惊。”

面对消失的 25 万元，孙女士夫妇也一筹莫
展，最终决定报警。

记者从上海市松江分局泗泾派出所获悉，小
卞及母亲确实于2017 年2月3 日前往该派出所
报案。

后经民警了解，报警人小卞在“全民K歌”直
播平台是主动送礼物给男主播的，其间并未发生
任何诈骗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并未受理此案。此
外，泗泾派出所民警也表示，他们受理的案件中
网络和电信诈骗比较多，但是在平台上打赏的方
式并不多见。直播打赏不构成诈骗，公安机关没
有办法受理，25万元巨款到底能不能追回成了一
个大难题。

律师建议 可做无效认定
19 日下午，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北京市高通

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洪涛。郑洪涛认为这类事件

的确不构成刑事案件，而是一种自愿的民事行

为，应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解决。
此外，郑洪涛还向记者解释，由于小卞未满

16 周岁，仍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行为现在
远超过自己的认知，可以通过法律做无效认
定。从法律角度来讲，类似事件一旦发生，未
成年人未经父母许可所进行的大额消费是可
以追回的。

小卞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是可以认定小卞这
种打赏花钱的行为为“无效”，以此追回这笔“巨
款”。不仅是小卞这种“打赏”的钱可以追回，郑
洪涛律师称，任何未经所有权人认可进行的大额
消费，所有权人完全可以不认可、不追认这种民
事行为。

郑洪涛同时还强调，对于未成年人的金钱管
理，家长应尽到自己的监护职责。大额钱财、银
行卡密码、微信支付密码等，尽量不给孩子掌控

的机会。

“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
是考验孩子还是考验家长？

元宵节后，寒假将尽，家住华北某市的贾女士
才松了一口气：“孩子的家庭作业终于做完了！”女
儿在一所重点小学读三年级，一项作业是“读《时事
画报》电子书，总结三件大事”，“找了半天发现这是
清末的报纸，里头是政治漫画，还用了广东方言。”
贾女士说，“别说孩子，家长读起来也费劲。”

素质教育被倡导多年，很多学校特别是重点
学校告别了“题山文海”，转为“个性十足”，一方面
的确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另一方面，一些学校家庭作业剑走偏锋、忽
略孩子实际的情况并不鲜见，家庭作业渐渐成为
“家长”作业。

▋据人民日报

13岁女孩
花光父母25万积蓄打赏网络男主播

25 万元能花多
久？家住上海的13
岁女孩小卞只“撑”
了两个月！近日，以
学习为由，小卞用妈
妈手机偷偷给自己
喜欢的网络主播打
赏，两个月就花了25
万元。

▋据人民日报

微信作业烦恼多
“解得了方程，教得了几何，小学一年级的家庭作业却不

会做。”云南某高中数学老师施先生说起儿子的作业，直呼
“太难了”！

难住施先生的多是手工作业。“有次老师要求用废旧
塑料瓶制作一辆会动的小汽车，后来还让用一副扑克牌
做一件衣服。”施先生说，“说是让家长配合着孩子完成，
可是这样的作业难度太大，最后就成了家长做，孩子根本
无法参与。”

即使是作业简单，也少不了烦恼。贾女士曾帮女儿一起
画手抄报，被老师表扬后贴在班级墙上，第二次让女儿自己
画，结果做得不太好，没有被表扬，孩子就伤心了。

如今，还有一种作业叫“微信作业”，一些老师要求学生
每天在班级微信群里“打卡”交作业。“读拼音、背单词、说感
受等等，都能被布置成微信作业。每天都要给孩子录制语音
和视频。”谈起“微信作业”，家住北京的文女士不免有些无
奈，“群里每天都会刷屏。看到别的孩子早早完成作业，手慢
的学生怕被批评只能求助家长。”

课业超前成负担
贾女士记得，孩子刚上一年级后的第一个周末，老师留

的作业是“小小啄木鸟”——从书报杂志或路牌标语中寻找
错别字，然后拍照打印。

“孩子字还不认识多少，更别提要找错别字。”整整两天，
贾女士四处搜寻，好不容易发现一家收废品的门面公告上有
个错别字，如获至宝地拍下来，才交上了作业。

她说，学校要求“前置性学习”，比如语文，每篇课文讲
之前就要孩子先掌握字词、抄写佳句、组词造句、归纳中心
思想……孩子不会，辅导重任自然都落在了家长肩上，这样
各科的要求加起来，作业常常要做到晚上 10 点钟以后。为
了不让孩子过于劳累，过难的作业只好家长代劳。

“现在缩短了在校时间，实际上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只教个
大概，重头戏都留在家庭作业里，需要家长来辅导孩子完成。”
山东的杨老师也有切身体会。

关系错位需警醒
“我们也有苦衷。”云南省昆明市某幼儿园的邹老师对记

者说，“布置手工作业的初衷是锻炼孩子的创新和动手能力，
促进孩子与家长间的感情，家长自己包揽，虽然又快又好，却
失去了作业的意义。”

“有些家长比赛似的去完成孩子作业，看到那么精美的
作品，我也不知道应该表扬还是批评。”邹老师说，“孩子的作
业千万不能越俎代庖，多鼓励、多示范，让孩子自己完成。”

“每个年龄的孩子应该做那个年龄能承受的作业。”贾女
士说，希望学校能少点“超前意识”，让孩子做作业能学在其
中、享受其中。

对此，业内专家指出，素质教育要从学生实际出发，
首先要发挥好课堂的作用、承担好教师的角色。将教育
的责任以作业的形式转嫁给家长，是一种关系错位。学
校应加强与家长、学生之间的沟通，别让家庭作业成了无
意义的负担。


